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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重庆少年钟一一
（化名）的父母向记者投诉，
称其在与上海某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签下经纪合约后，遇
到种种心碎遭遇。

记者调查发现，这样的
大坑在少年偶像养成过程中
处处可见，众多默默无闻的
未成年人被经纪公司霸王合
同牢牢套死，进退两难。一
方毫无经验，幻想一夜成名；
一方手握资源，予取予求，最
后杀出重围的只是极少数。

一边倒的艺人合同

上海某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找 到 钟 一 一 的 时 候 是
2017 年 6 月，15 岁的他刚刚
在重庆一所中学参加完中
考。早前，钟一一有过某偶
像养成公司面试的经历，这
让上海这家公司注意到他。
钟一一的妈妈李继妹告诉记者：“他
们描绘得很好，说会给孩子提供优
质的教学资源，要给孩子请私人文
化课老师，还可运作孩子高中毕业
后进入上海一所戏剧学院。”

15 岁的孩子对未来充满了梦
想，对面临的风险却一无所知。签
订合同时，李继妹也对合同中一些
她认为的不合理条款提出了质疑，
但对方告诉她，这是公司的格式合
同，要么签约，要么放弃，没有修改
余地。

“我们当时想得太简单了，也急
于给孩子找到一条成功的途径。”一
家三口虽然有些许无奈，但抱着对
未来的美好期许，三人还是在合同
上签字同意。

记者在这份“艺人合同”中看
到，合同中对甲方（上海某文化传媒
公司）的权利约定得细致而全面，连
乙方“谈恋爱、抽烟、喝酒”造成的后
果如何处置都有约定，钟一一的权
利归结起来只有“有权拒绝甲方安
排 的 违 反 法 律 规 定 的 培 训 和 活
动”。“这明显是个不公平合同，合同
中基本上对甲方毫无约束。”钟一一
的代理律师、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
律师傅镭说。

最让人惊诧的是一条“不竞争
义务”，约定双方无论任何情况下提
前解约（包括双方友好协商同意的
解约），解约后，乙方在原合同约定
的有效期届满之前，不得从事任何
公开演艺活动、不能成立工作室、不
能签新的经纪公司。否则除了赔偿
之外，还要向甲方支付全部演出收
入等额的补偿金。

甲方和钟一一签了 11 年的长
约，也就是钟一一在26岁之前不能
解约。哪怕双方都同意解约，钟一
一解约后依然不能从事演艺活动，
甚至演出的收入都要以补偿金形式
上交给甲方。

“像做了一场滑稽的梦”

签订合约后，钟一一带着对未

来的美好憧憬从重庆赶赴上海，加
入到上海这家公司的艺人培训中。

该公司的老板叫黄×，有些媒体
称他为“一手推红TFboys的总策划
者”。但这遭到TFboys经纪公司时代
峰峻公开发文否认，称“黄×在时代峰
峻非公司管理层，无决策权，所谓黄×
为TF家族总策划，由他一手推红TF-
boys等表述都是不准确的”。

黄×从老东家时代峰峻离职
后，挖走原公司的练习生黄××、
黄××、严××，成立了上海某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

从 2017 年 6 月到 2018 年 6 月，
钟一一在该公司进行了一年的培
训。他回顾这一年的经历，觉得“像
做了一场滑稽的梦”。

首先是家长们极为看重的学习
出现严重问题。钟一一告诉记者，
他在公司的基本作息为：白天去一
所中学读书，放学后参加公司的培
训及表演、录制。公司主推的一个
组合也在公开接受采访时说到了平
时的日常安排：“几乎没有玩和休息
的时间，每周一到周五白天上课，下
午下课后就开始进行训练，周六周
日全天训练，从不间断。”

这样的生活问题重重。钟一一
说，下课后的训练和录制时间很长，
时常忙到深夜，严重影响睡眠，第二
天上课瞌睡不断，也学不进去。培
训一学期后，钟一一回重庆来参加
考试，750 分的总分，他考了 150 多
分。对于以考上海那所戏剧学院为
目标的他来说，这个成绩像个笑话。

至于训练中的辛苦、受伤，那都
是小事，但有些事家长无法忍受。
一位家长提供的微信截图反映称，
在一次酒吧演出结束后，公司竟然
叫上当时只有十四五岁的练习生一
起去喝酒，在孩子们尚未成年的情
况下，在合同本身也约定禁止喝酒
的情况下，公司的做法明显欠妥。
这一点也在钟一一父母向法院提交
的起诉书中提到。

李继妹至今还记得 2017 年 11

月的一天，儿子打电话回来哭
诉。她告诉记者，连续三个月
儿子被培训老师辱骂。李继妹
为此专门飞到上海，从侧面了解
到事情的原委：儿子在粉丝中初
步有了一些人气，公司怕他分流
了主推的组合的人气，刻意对他
进行打压。钟一一告诉记者：

“那段时间，我真的不想唱歌了，
做什么都心灰意冷。”

此外，公司招生时承诺的
公开演唱、演出机会，却并不
令人满意。除了参加一些关
注度不高的公司内部自制节
目的演出，钟一一唯一的一
次有分量的出演，是参与一
个街舞录制。

“这代价是否过大？”

2018年6月，在又一次考试
只考了100多分后，钟一一逃离
了上海回到重庆，进入璧山一所

中学进行学习。
在上海训练一年，除做了一场

成名美梦、收获一份无穷后患的合
同外，孩子一无所获。

李继妹开始咨询律师，准备跟
上海这家公司解除合约。

在诉状中，李继妹陈述了孩子
一毛钱的演出收益都没拿到、教育
管理松散、孩子被要求喝酒、演出节
目被面部打码等解约理由。2019年
10月，上海某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认定解约理由不充分，要求钟一一
继续履约。家长表示，将继续上诉。

李继妹曾尝试过跟公司协商解
约，对方提出要求赔偿150万元解约
金。这个数字对于丈夫是单位司
机、自己待业在家的李继妹来说无
法承受，“他们这一年在我儿子身上
花了有15万么？150万是怎么计算
出来的？”

更 要 命 的 是 ，国家教育部于
2019年5月发文要求各学校加强高
中学生学籍管理，不得招收借读生，
不得为不在本校就读的学生空挂学
籍。也就是说，公司之前为钟一一这
些外地练习生采取的借读的做法违
反了教育部规定，继续履行合同的后
果就是这些未成年孩子无书可读。

前述北京长期代理娱乐圈案件
的律师告诉记者，“由于在认知和资
源占有上的缺失，未成年人签订演
艺合同时处于天然劣势，往往出现
合同期超长，明显有失公平的条款
出现。以一纸合约来强制要求履
约，等于会葬送孩子一生。这代价
是否过大？”

整个偶像养成产业，从进入培
训的练习生到围观的粉丝群，聚集
了大量的大中学生乃至未成年人，
如不及时加以规范整治，对社会的
风气和价值观将产生不良影响。

而家长们对孩子成长道路的狭
隘视角、追求成名急功近利的心态，
都会极大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并
掉入上述种种陷阱当中，最终陷入
左右为难的困境。 重庆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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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版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当 1 万元的现金唾手可得，
14 岁的少年会做出怎样的选
择？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许家桥
乡中学九年级学生姚俊江用行动
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完璧归赵”。

日前，51岁的胡忠去广告公
司制作了一面锦旗，计划专程送
到学校。他告诉记者，不知道怎
么才能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希
望借助媒体好好表扬这位新时代
的好少年。

这事还得从 11 月 27 日中午
说起。由于家中经营的小店急需
资金周转，胡忠当天来到许家桥
乡中学附近的亲戚家借了3万元
现金。他清楚地记得，钱是一沓
沓的，共3沓，自己当时将钱小心
地揣进衣服内袋里，然后去银行
准备存好。可是他走到银行才发
现，兜里的3万元变成了2万元。
心急如焚的他给亲戚打了电话，
确认钱并没有掉在家里，便心急
火燎地沿原路返回寻找，可哪里
还有钱的踪影？

胡忠懊恼之余，对找回现金
没有抱任何希望。“心里特别难
受，直到我接到亲戚打来的电话，
说是许家桥乡中学有一名学生捡
到了钱，让我赶紧去学校核对时，
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胡忠说。
在学校，经过反复确认，姚俊江及
其班主任唐昌雄将1万元现金交
还到胡忠手里。接过失而复得的
这笔钱时，胡忠特地请周边的人
给他们拍了张合影，激动地一连
说了许多感谢，并强塞给姚俊江
一个小红包表达谢意。

今年 14 岁的姚俊江是该校
九年级学生，据他回忆，当天吃完
午饭后独自步行返校，路过校门
外的一家小卖部时，看到地上有
一沓现金。“都是 100 元的人民
币，有几张散开了，周围一个路
人也没有。”姚俊江说，当时自
己的第一个念头是失主丢了这么
多钱，一定特别着急。但是现场
只有现金没有证件，他捡拾起这
笔“巨款”后，也不敢原地等待
失主，都没顾上数清楚，便一溜小
跑返回学校，径直交给了班主任
唐昌雄。

“这伢子的表现一直都很不
错！” 唐昌雄说，姚俊江的家境
其实很一般，他的父母离异后，一
直和外婆租住在学校周围，年迈
的外公还在周边打零工。姚俊江
的善举一时在学校传开后，面对
别人的赞扬，他很不好意思，只是
一个劲地说：“没什么，我只是做
了应该做的。” 常德晚报

14岁少年捡到
1万元钱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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